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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引言
五度制标调法及其调符， 是赵元任在其 1930 年的著作 [1] 中创立的。 该文的语言是英语， 出版时用
的还是国际音标， 而非一般的英文字母。 今天读过原文的人不多， 所幸中国期刊 《方言》 刊载了 Chao
（1980年） 的专文， [2] 把音标换成一般的英文 （以下讨论据此文）。
五度制标调法把音高分成五等, 相应五个基本调符， 见表 1。
二、 Chao1933 年的立场
虽有 Chao （1980 年） 的专文之便, 相信清楚 Chao （1930 年） 创立时立场的人仍然不多。 一般对五
度制标调法的理解是： 用各分成五度的起迄点来定义调形， 得 5×5 即 25 种可能性, 包括五个平调， 例
如 55：； ① 而转折调则用起折迄三点来定义。 却原来， 按 Chao论创立时的设想， 调符 （包括转折调） 的
总数只有 18个。 Chao （1930年， 据 1980年， 下同） 有这么一段话:
In order not to make distinctions too fine, points 2 and 4 are used either alone or with each other, but not
in combination with 1, 3 or 5. [为免区分过细， 第 2 点与第 4 点， 要么独用， 要么两者同用， 但不能与第
1、 3、 5点同用。] （张群显译， 下同。）
有了这条 “二四限制”， 合要求的调符数目就比穷尽性的可能组合少得多。 以非平的直线调来说，
穷尽性组合有 20 （=5×5-5） 个， 其中 12 个违反二
四限制 （前置星号）， 合要求的只有灰网突显的八
个， 如表 2所示。
再看转折调。 三点连接的穷尽性组合有 125 （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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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五个基本调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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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×5×5） 个， 但其中大部分违反了二四限制。 剩下
来的， 凡构成直线的， 包括 531：、 ① 135： 及五种平
调， 都与非转折调重复了。 三点中若有相连两点同
高的 （例如 553：）， 也不符合严格意义的 “有升有
降” 转折调要求。 结果符合要求的只有表 3这十个。
因此， 若严守 Chao 论创立时的规限, 我们只需
8个非平直线调符和 10个转折调符。
Chao （1930 年） 论创立时用五度制调符标调 ,
是拿粤语来作示范的。 他又清楚地表明他标示粤语










愿, 诚非易事。 这么一来， 表 2 内的 12 个违反二四
限制的调符， 以及表 3 以外的一些违反二四限制和
别的限制的调符， 语言学者都争相使用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 赵氏本人在事情的发展中并非








Chao （1933 年） 不但没有提及左杆调符， 在标示语
调的时候， 还果然就用一般的右杆调符。 ②
半个世纪后, 半官方期刊 《方言》 刊载了方言编辑部 （1979年） 专文 [5] 确定的一套五度制调符。 这
套调符除了包括上文表 1 的 5 个基本调符、 表 2 的全部 25 种可能组合、 以及表 3 那 10 个符合 Chao 论
创立时要求的转折调符外， 添加了表 6的调符。
①Chao （1930 年） 为五度制调符提供了另一种同构的表达： 用數字 1-5 表音高, 用冒号 （:） 代替垂直杆。 赵氏称
之为该调符的调名 （name）。 本文用此 “调名” 去辅助辨调。
②此外， Chao （1933 年） 还有另一个出格的做法： 提出第 6 级音高， 他说是 “代表超高音”。
表 2 Chao 1930 年的 8 个非平直线调符
表 3 Chao 1933 年的 10 个转折调符
表 4 Chao 1930 年对 6 个粤语字调的标示
表 5 Chao 1930 年回避了的记调标示
表 6 方言编辑部 （1979 年） 所添加的调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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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非平直线调来说， 《方言》 显然接受任何组合， 不设限制。 在转折调方面则有点不同： 在 10 个遵
守二四限制的调符之外， 它只添加了 8 个调符； 至于这 8 个调符是如何定出来的， 则见不到有任何交
代。 ①
1989 年的国际音标表首次把一组共十个五度制调符收编为国际音标， 它们是五个基本调符及 15:，
51:， 35:， 13:， 343: 。 343： 并不符合 Chao论创立时的要求， 而其他九个则符合。
2006 年,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 《中国通用音标符号集》， 2006 年 8 月 1 日生效。 这是近
期牵涉五度制调符的一件大事。 《中国通用音标符号集》 内含 310 个可认为是五度制调符的符号， 左杆
和右杆各 155个， 各包括 5个点号版符号。 点号版符号以外的这每边 150 个调符， 正是穷尽了二重组合
（25） 和三重组合 （125-5） 再加上五个基本调符而成的。 （李蓝 2006年） [6]
四、 粤语字调的标示
前面说过， Chao 论创立时用五度制调符标调， 是拿粤语来作示范的， 且看这以后赵氏本人和其他
人如何用五度制调符标示粤语字调。
从表 7可见, Jones & Woo （1912年） 的调 1和调 4都各有两个变体， 而 Chao 论创立时都只取其一。
Chao1947 年 [7] 为调 1增加了 55： 这个变体， 而调 4
则改取另一变体 21：。 前面也说过， 调 5 的五度化
表达该是 23：， Chao （1930 年） 论创立时之作 13 看
来是碍于二四限制而作的将就处理。 Chao 1947 年
果然回复到 23：。 这 23： 和调 4 的 21： 都违反了二
四限制。 Chao1947 年并非简单地还原Jones & Woo
(1912 年) 标示的五度化表达： Jones & Woo 的 52：
和 25：， 他都不取， 维持 Chao 论创立时的 53： 和
35：， 这也许反映了他个人后来的辨音。 Chao 1947
年的改动， 表 7用灰网来突显。
Cheung （1986 年） [8] 列了不同论者对粤语字调
的不同五度制标示。 表 8 是据那份材料制成的， 但
只交代每个调有哪些标法， 其中哪些守规、 哪些违
规， 而不交代作者。 ②
IPA （1999年） [9] 有粤语标音的示例， 其标调见
表 9 的末栏。 比较 IPA (1999 年) 和 Chao (1930 年)
论初创时的粤语标调， 你会发现两者几乎完全相同，
唯一的分别是调 1各取了不同的变体。





从 “‘文字描述’ 对应调符” 栏到 “实际使用调
表 9 IPA （1999 年） 的粤调文字描述及调符
表 8 粤语字调标示方式一览
表 7 Chao 1947 年对粤语字调的标示的修订
①其中 214： 是个常见调形， 用来表示北京话中的那个转折调。 方言编辑部 （1979 年） 所未列的那 82 个潜在可能
的转折调， 包括了两程中其中一程为平程 （不升不降） 的调, 例如 553:。
②另据 Cheung （1986 年） 所沒有包括的 Bauer （1997 年） [10] 而有所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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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” 栏， 很明显是因应二四限制而作出的妥协。 经
此妥协， 所用调符不但完全符合 Chao 论创立时的要




标, 但 Unicode （统一码/单码） 却长期只支持其中五
个基本调号， 见表 10。
五度制标调法的原则如何 , 固然有待进一步讨
论。 但从实际调符使用的角度看， 则 2007 年推出的
Unicode 标准 5.0 无疑大大有利于五度制调符的应用
和推广。 首先， 从此以后， 穷尽各种二重组合和三
重组合所衍生的调符， 其电脑显示再不成问题了。
在符合一定要求的字型 /字体 （font） 系统协作下，
这些调符的显示都可以从基本调符的连用而达致。
例如 55： 与 11： 连用可显示为 51 ： 而 55：、 11：、
33： 连用则可显示为 513：。 经这种手段而成功显示
的调符， 本身不占字符码位。 换句话说， 它们不拥有像五个基本调符所拥有的 Unicode/ISO-UCS① 字符
的身分。 ②
其次， 这种连符显示机制， 可扩展至四重、 五重…n重组合。
复次， 五个基本调符所派生的五个点号版本， 也取得了 Unicode/ISO-UCS 字符的身分， 编配了字符
码位， 详见表 11上半。
最后， 十个编配了字符码位的右杆调符, 其相应的左杆版本也编配了字符码位， 详见表 11 下半。
The Unicode Consortium （2007年） [11] 的相关说明如下 （编号为本文所加）：
（1） 左杆调符为国际音标调符的镜像； （2） 左杆调符跟国际音标调符一样可以用两三个相连
[基本] 调符去显示非平调； （3） 左杆和右杆调符有时会对立起来， 用以区分调位和调素标音， 或显
示连音变调的作用。
第 （1） 点只认右杆调符为国际音标, 这立场跟 IPA （1999 年） 及自 1989 年以来的国际音标表一脉
相承： 10 个收编为国际音标的五度制调符都是右杆的。 跟据第 （2） 点， 左杆调号的显示可享受到跟右
杆调号相当的技术支援； 例如 55： 和 11： 连用可显示为 51： 的左杆版。 ③ 若用上左杆调符， 那么第
（3） 点所提到的调位调素区分的确与 Chao论创立时的设想相符。 赵氏原话是这样的：
These [ right-stem ones] are toneme signs. The same “curves” with the vertical line placed on the left
side will give the signs for tone-values. （这些 [右杆调符] 是调位符号; 同样的调形线条， 而垂直杆放在左
面, 就是表调值的符号。）
六、 结语
五度制调符应不应该遵守 Chao论创立时所设的限制呢? IPA （1999年） 的粤语标音示范意味着要遵
表 10 五个基本调符
表 11 基本调符派生的点号版本和左杆版本
①即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（国际标准组织 ） 的 Universal Character Set （通用字符集 ）， 也称为 ISO
10646。
②没有 Unicode/UCS 字符身分的国际音标五度制调符 15、 51、 35、 13、 343， 在显示上当然也不成问题。
③然而， 不知何故， 左杆调符的连符显示机制， 在笔者个人的电脑设备中尚未行得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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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； 而 Unicode标准 5.0则意味着不用遵守。 但后者的制定又似乎有 IPA （国际语音学协会） 的参与。
这其实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， 因为， 彻底遵从 Chao 论创立时设定的五度制标调系统， 一向都并非
语言学者的共识。 更现实的问题毋宁是， IPA 所正式承认的那区区十个五度制调符， 跟语言学实践上无
限制的五度标调活用， 其间的差距该如何协调？
从字符的技术处理角度看， 那十个 IPA 五度制调符还要进一步缩小为区区五个具有 Unicode/UCS 字
符身分的调符。 若其他条件不变， 我个人希望能看见更多的五度制调符为 IPA 所承认， 以及更多的 IPA
五度制调符能取得 Unicode/UCS 字符的身分而非仅显示层面的技术支持。 在这些愿望能实现之前， 得承
认 Unicode 标准 5.0 所提供的调符显示层面技术支持也是挺管用的， 起码在显示方面基本上不再成为问
题。
Unicode 标准 5.0 依循一定的原则把五度制调符清楚地划分为四个层次 : （i） 五个基本调符， 具有
Unicode/UCS 字符身分， 它们的连用能显示出表达各种调形的调符； （ii） 五个点号版本的调符， 具有
Unicode/UCS 字符身分； （iii） 通过基本调符的连用而显示出来的表达各种调形的调符； 以上三层调符都
以右杆为常； （iv） 以上三层调符的相应左杆版本。
与此相对， Chao的创论、 方言编辑部 （1979 年） 所刊文以及自 1989 年起的国际音标表， 这三种材
料所表述的都各不相同。 使得情况更复杂的是， Chao 的创论作为开宗文献， 立场清晰， 宗旨分明， 但
其设定却为后来者 （包括赵氏本人） 所违反； 而其他两种材料， 则都没有为所划的界线提供过任何理
据。
能否显示是一个问题， 算不算国际音标又是另一个问题。 由五个国际音标五度制基本调符的连用而
衍生出来的调符， 希望不至于被斩钉截铁认为不是国际音标。 称为 “半国际音标”， 庶几近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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